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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芝兰之室》
芝兰之室(节选)
中文系一年级的娅、姗、婷、妮同处一室。最大的娅不足十九，最小的妮不过十七。年龄相当，脾气相投，自然无话不说。
娅讲，早听说本校樱花极是美丽，入学第一天就满校园寻找樱花，但见万绿千黄，未得樱花一瓣。情急问一路人，答曰鄙人寡陋，只知樱花开在阳春三月，未闻世间有秋桂秋菊亦有秋樱。娅便满脸霞飞，可比五月牡丹红。
姗、婷、妮均有同样“露脸”事，便笑，大笑。笑累了便叹：怪不得分我们处一室，真正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。感慨系之便集思广“议”。
娅说，樱花开时我贡献相机和技术，虽不是一流也不是不入流。
姗说，七八两月等入学通知时，我曾在美容院学得一技之长，到时定让姐妹上添花。
婷说，身无长物，唯入学时亲朋好友赠送各类衣裙十余套，到时敞开供应保证三包。
妮说，除一身力气别无所有，到时给各位拎水抱衣服，鞍前马后服务到家。
娅说，柯达一卷连冲带洗，没40块钱怕不行。
姗说，一人10块钱正好。
婷说，你们两个一人出13块，我出14块，不让妮掏钱。
娅、姗称赞婷的建议极是，表示无条件服从。她们知道妮自深山来，两个哥三个姐各为人夫人妇，妮上学的一切开销全靠花甲老父各处化缘。她们平常买了什么好菜，总要拨一筷头给妮。妮也极自爱不占人便宜，日日回报以力气，打开水、提热水、扫地、抹桌、洗碗。娅、姗、婷戏谑妮为“我们的贤妻良母”。妮回答以格格一笑，四个人的寝室天天其乐陶陶。
现在，妮对自己出钱不出钱持保留态度。她想，到时一定不劳动姗梳妆打扮，一定不借婷的衣裙穿。照相呢，只照一张，一定只照一张，看看自己在彩色相纸上是个什么样儿，也好让父亲看看日本的樱花是个什么样儿。妮还没照过彩照见过樱花呢。
娅、姗、婷、妮商定，樱花开在上午便上午拍照，开在下午便下午留影。哪怕旷课挨批也在所不惜。总之是要占九十年代春风第一枝。
终于有一天，娅为一截晒被子的铁丝绳与同学先君子后小人，一夜弄得头破血流。醒来摸过枕边眼镜、镜子，前后左右扫描，看到脑袋完好无损。便大喜，喜不自禁便仿郭达卖大米腔吼：晒——被——子!这一嗓子便让习惯睡懒觉的姗、婷、妮睁开了眼睛张开了嘴巴。
姗说，郭达真讨厌!为什么只知道卖大米不知道卖神经病?真讨厌!
婷说，晒不晒被子在其次!当务之急是要晒一晒你那颗自私自利的霉心肝一点不讲公共道德!
妮说，你真是个天才呢!学什么像什么我好喜欢听呢!
娅毫不理会。自顾唱着“卖大米”、“晒被子”，随手推开床头窗户，看窗外空地上与同学争执一夜的铁丝绳是否被占领。这一看便是裂帛般的一声惊呼：“我的妈呀!”整个人就嵌在了窗口。
姗、婷、妮先后从蚊帐里探出惶惑的眼睛，问：怎么了?怎么了!怎么了?!
娅回头怒目而视：猪们!樱花开了，开到我们家里来了!
姗、婷、妮争先恐后扑到窗前，可不是吗——初升的太阳把一层层羞羞答答的粉红轻轻盈盈地送到姑娘们眼里，姑娘们微仰着头凝神屏息，生怕惊破了这一夜间魔幻般的神韵!
许久许久，妮说，好香呀，香死我了!
娅、姗、婷赶紧吸气。
娅说，别乡巴佬了，樱花又不是桂花，哪来的香!
姗、婷附和：是呀，是呀，我们没闻着香。
妮说，我觉着香。你们没觉着是你们的事。
娅说，别神经兮兮的。香就是香，不香就是不香。
姗说，香不香有什么要紧呢，反正我觉得，樱花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赏心悦目的花儿。
妮说，我不跟你们说了。反正我觉着香就是香。
婷说，是呀，是呀，风也不动，幡也不动，人心自动。妮你干脆削发为尼算了，省得你这么超凡的悟性可惜了。
娅说，别在这发梦怔了，快说吧，我们怎么办吧?!
怎么办呢，当然按既定方针办。
一阵打仗般的热火朝天，娅、姗、婷从头到脚容光焕发，回头看妮，天!白球鞋、红健美裤、三粒扣的草绿色春装，新崭崭。
娅说，不行，不行，反差太大!
婷说，我那么多衣服堆在床上，让你穿你不穿，是不是要我帮你穿呀?
姗把妮按在凳子上，一边打开她的两条辫子一边埋怨：早让你烫头你不烫，现在要烫也来不及了只好这样。说着话已为妮在脑后挽了光溜溜圆嘟嘟的一个髻。
娅说，妮就适合梳这样的头，好看得很哩，简直像极了宋庆龄。
妮觉着不顺眼，她们那儿只有生了崽的女才挽髻。为了不扫大伙的兴，便咬着唇轻声地说，好，好。
姗说，梳头小意思，看本小姐点铁成金。边操作边讲解：妮的眉毛淡了要加重;妮的眼睛虽大但没有神采要抹眼蓝勾眼线;妮的嘴唇无可挑剔但贫血苍白没口红出不来效果……说着话已施工完毕。
娅和婷拍着巴掌叫：神手神手，硬是把我们的“贤妻良母”变成了公主、皇后，要把校园的春光占尽了。
妮觉着一点不好看，像儿时梦里的妖怪。为了不扫大伙的兴，便勉勉强强地点点头说，好，好。
婷说，光脖子以上俏，身上不俏，还不是不协调煞风景。
妮便畏畏缩缩地，脱去自己省吃俭用，攒了五六个月的钱买来的这套新装，去套婷堆了半床的长裙短裙。可是套了半天，不是窄了就是宽了，没一件合身的。
妮为难地说，我就穿我自己的吧。
娅、姗、婷异口同声：不行，不行!
妮眼泪都要出来了，说那，那我不照相了，行，行吧……
娅说，那怎么行!半途而废我最讨厌这样的窝囊废!来，来，我身上的脱给你试试，说不定合身。
果然妮穿娅的一身洋红色毛绒套裙十分贴身好看，妮脸上就有了喜色。
娅说，早知道这样就不会磨蹭这半天了，真倒霉!只怕好景都让人占完了。说着话，就把脚上尖尖的白皮鞋蹬给妮，自己三下五除二又是一身行头齐整。
可怜妮一双脚太胖了，怎么也塞不进白皮鞋，便央求说，我，我就穿我自己的白球鞋吧。三张嘴巴就吼了起来：别乡巴佬了，穿裙子配球鞋这不是瘌痢头上戴花?!妮愣了一会儿，便脱了身上的红裙，爬上床扯过被子把头脸盖了起来。
娅、姗、婷面面相觑。
娅搔着头说，真没劲。昨晚做了那么个鬼梦!
姗斜着眼说，莫名其妙。
婷摆摆手说，没关系。冲蒙着头的妮问：喂，你穿几码的皮鞋?我替你买一双去。
没有回答。
